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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家里穷，1955年高小毕
业就回家跟牛屁股。可是，我喜欢
读书。家里什么书也没有，又没有
钱买。有一次去姐夫家拜年，刚好
我大嫂的娘家与姐夫同一个村
子。听说大嫂的爸爸当过小学教
师，他家里肯定有书，向他借一本
吧！我向亲家开了口，他很爽快：

“不用借，你自己去挑吧。”上了他
家的楼，楼板上堆着很多书，我挑
了一本古典小说《历代剑侠传》，
一本杂文集《独秀文存》，一本新
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剧本《桃花
扇》。《历代剑侠传》故事性很强，
很快就读完了。《独秀文存》虽然
是白话文，但陈独秀是大文豪，写
得不那么通俗，没那么好读。不过
里面也有通俗的，例如开篇《读书
笔记·十字诗》，至今还记得：“一
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
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
窍不通，八面威风，九坐不动，十
是无用。”原来这个大革命家在讽
刺尸位素餐的官吏犹如泥菩萨。

《桃花扇》的词很雅，可惜当时还
看不懂，但故事梗概看得出来，忠
奸分明。从此，我就喜欢上了古典
文学。

后来，我发觉堂兄金荣哥喜
欢看《三国演义》，就去借来看。同

《桃花扇》一样，拦路虎太多，家里
又没有字典，只得连看带猜。不久
发现他的弟弟剑鸣家有新买的

《平妖传》《七侠五义》《水浒传》，
还有一些古典爱情小说，十分通
俗，就常常去借。中午太阳光太猛
烈，父亲在家睡午觉，我就到剑鸣
家看书。如果碰到他心情好，肯出
借，下午放牛时就带书去看。所
以，失学 4 年之后，我去考初中，
竟然考上了义乌中学。比许多应
届生都考得好，就因为我一直借
书读，所以语文考得好。

去义乌中学读初中，班里有
的同学感到很吃力，我感到很轻
松。只要上课留心听，作业下课
10分钟就做好了，晚自习就看小
说。3 年时间，义乌中学图书馆
里的现代小说，都被我借出来
看了。管理图书馆的刘文庚老师，和我关系最
好。记得我在星期六下午走三十里路回家的时
间里，竟然把长篇小说《红日》看完了。高中考上
金二中，仍旧爱去图书馆借书，常常去管图书的
何战白老师那里借书看。谁知高中毕业时体检，
说我得了肺结核，被取消高考资格，回家养病。
语文老师蒋英武借给我一本《古文观止》，第一
篇就碰了壁。“郑伯克段于鄢”，怎么读也读不
通。后来回忆高中语文课本里的内容，就一字一
句细读慢品，提高了古文阅读知识。

参加工作之后，以为有了工资，可以买书。谁
知工资低，家庭负担重，根本挤不出钱买书，还得
去总工会图书馆、教师进修学校图书馆、县图书馆
借。1978 年，我调机关党委，有一次去隔壁档案
馆，发现馆里有清嘉庆《义乌县志》，就借来看。里
面有《宗泽传》，看到年过花甲的宗泽带了几个老
兵去抗金前线磁州上任，救康王赵构，聚集百万义
兵打得金国将领喊他“宗爷爷”，十分感动，就找出
笔记本统统抄了下来。之后，改写成故事《宗泽抗
金》，寄《浙江日报》，很快刊用。这是我在《钱塘江》
副刊第一次发文章，虽然只有一块“豆腐干”，也高
兴得不得了。后来，我常常去档案馆借古书抄，至
今保存。

1996 年之后，我迷上了义乌兵研究，家谱除
了市志编辑部和档案馆、图书馆有部分，倍磊村
的谱师陈江彬也收集了部分家谱。大多数要靠
自己到农村保管家谱的农民家去借。那时我没
有照相机，只能抄。记得去吴坎头村借出《柳溪
吴氏家谱》，夏演村有复印机，但民国初年修的
家谱字迹模糊，复印不出来。管家谱的大爷不让
我带走，只能抄。抗倭名将吴惟忠的家谱史料将
近一万字，抄得我手抽筋。至于义乌兵战斗过的
地方县志、府志、通志，有的可以买，但不少古志
古籍无处可买，只能在网上找。找到了，就下载
在电脑里。至今已经下载了《明通鉴》《嘉靖东南
平倭通录》《两朝平攘录》《万历邸抄》《征韩伟
略》等书。可惜没有标点，异体字很多，就一遍遍
读，才标出句读，甄别出异体字。初进市志编辑
部时，遇见骆春生老师，他自制了一份古书上异
体字和现在的常用字对照表，学到不少知识。史
料多了，往往会互相打架，需要仔细阅读、鉴别，
才能去伪存真。

2013 年，我离开市志编辑部后，从杭州新华
书店买了《徐渭集》《明史纪事本末》《汪太函
集》等古籍。凡是书店有吴晗研究明史的书，我
见一本买一本。不少明朝的笔记史料，有参考价
值的，我也见一本买一本。买的书可以慢慢看，
还可以在空白处注解。重要的段落可以画红线，
以便以后使用。

如果没有失学那几年读闲书积累的文学知
识，我是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如果没有业余时
间阅读古文积累的知识，我是无法写作《义乌兵史
料辑录》这本书的。学校学的知识很重要，为了使
用而学，走出校门就要靠自己借书、买书、网络上
下载书来补充自己知识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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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时光无
声，落叶无痕，回眸间，深秋已经在万物
中烙下了深深铭印。我言秋日胜春朝，觉
得凉风习习甚醉人，于是，午后时分，我
徒步走进了北京紫竹院公园。紫竹院公
园是历史名园，全园占地45.73公顷，是
一座幽篁百品、翠竿累万、以竹为景、以
竹取胜的自然式山水园。踏入园内，目光
所及处湖光山色，水波粼粼。紫竹院公园
的西门，午后便聚了许多游人，他们停驻
湖边，或对湖面沉思，或伸展腰身，或结
伴行走，享受休闲时光。

湖边漫步，微风搅动着平静的湖面，远
方的高楼，远处的喧嚣，这一刻，离我很远。
虽然是深秋时节，紫竹园内依旧翠绿苍劲，
似乎还未受季节变迁的影响。总有一些生
命，会逆着季节而行，似乎并不惧怕光阴这
个催手，不想老去，只想永葆青春。

走着，走着，我就走到了紫竹禅院跟
前。院门紧闭，红墙无声，青石板的台阶

上铺开秋天的落叶，竹影在墙内摇曳。门
上的对联，似乎在劝红尘中人将万念了
却。那扇拱形的门，我却不想探进，我本
红尘人，心亦在红尘，会禅意深深，只是
此身此心，羁绊在红尘，便不作他寻，陶
然忘机时，已是追梦人。

路过禅院，踏过时光的痕迹，我将目
光停留在一排排用于游玩的仿古小船之
上。垂柳遮挡了我的目光，小船与湖面辉
映着一段秋光，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适
合心的放养。

沿着两旁竹子簇拥的游步道前行，
看到了一位居士镌刻的碑文。碑文上的
字迹清晰可见，每一个字有力而苍劲，久
经岁月的洗礼，碑体已经发白，海枯石
烂，原来不是传说。

欣赏过碑文之后，我来到一组以中
国象棋文化为底蕴的雕塑园，蹲在一处
刻有“踏海征东”的雕塑棋说明牌前许
久。楚河汉界，朝代更迭，金戈铁马，浴血

沙场，历史一直是由人书写的。
再往前走，邂逅一处雅致的绿色长

廊，在竹林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紫竹
院公园到处可见青翠葱茏的竹林，它们
高矮不一，有的粗如指节，有的粗如小碗
口，这些竹很多是南方移植来的。以竹为
特色，竹子遍地且品种繁多，紫竹占比
高，公园因此得名。仰望这些苍劲的竹，
我想到了苏东坡，想到了四君子。竹，破
土而出，耐严寒，中通外直，虚怀若谷，这
多么富有禅境。

不经意间，走到了刻有“箫声醉月”
的石碑前，上有甲骨文和楷体简介，我独
记住了那句“水上有明月，水下明月浮”。
明月照古今，千年复千年，只有我们才是
红尘过客。

过了拱桥，映入眼帘的又是一片茂
密的竹林，食街就深藏在密林中。“食街”
两字勾起了我的食欲，挑份迟到的午餐，
见餐厅内三三两两坐着聊天的食客，内

心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这里有水，有
桥，且亭、阁、廊、轩、馆错落有致，修竹花
木巧布其间，举目皆如画，显示出历史文
化和现代文化完美融合，能在安静有禅
意的竹林内享受美食，甚是惬意。

从食街出来从左穿过竹林，看到的
是竹子做的风车，风车和菊花相映成趣。

箫声醉月，亭台水榭，一簇簇盛开的
菊花，色泽各异，赤橙黄绿青蓝紫白，开
得鲜妍，开得热烈。在紫竹院公园的东
区，我以为误入了一片花海，不承想，竟
邂逅了一次菊花展。有时候，人生就是这
样，不刻意反而拥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清
香盈园，美与幸福的感受，在我心中荡起
层层涟漪。

别过菊花展，行至荷渡口，我看了又
看，望了又望，湖光秋色都映在了心上，
尽管只是匆匆一游，却邂逅了如此秋色，
共舞翠竹，细赏金菊，于是乎，好像世间
万物已一一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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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她的代表
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荣获 1951 年
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无论是在我读
大学时的中国现代文学课，还是工作后
的中学语文课，都绕不开这个熟悉的名
字。终于有一天，我有幸目睹了她的风
采，聆听了她的讲话。

1983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首届
雪峰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义乌召开。前来
参加会议的贵宾有冯雪峰生前好友丁
玲、唐弢、汪静之、楼适夷、骆宾基、杜鹏
程和日本专家池上正治等。全场约1500
个座位，座无虚席。我作为义乌县属中学
语文教师代表应邀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义乌剧院门
口挤满了人。忽然听到有人喊:“丁玲
他们来了。”我挤到了前面，看到年近
八旬的丁玲迈着轻快的步子，神采奕
奕地与一群人走进义乌剧院。原来我
坐在较靠后的座位，大会即将开始时，

我看到前排还有空位，就迅速走上去
坐到了第四排中间。

会议正式开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
是丁玲。她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充
满革命激情和生命活力。她对慢慢静下
来的听众讲的第一句话是“我讲的话大
家听得懂吗？”大家异口同声地作了肯定
有力的回答。她又用幽默的语调说：“那
你们的话我可听不懂。”大家都大笑起
来，中断了她的发言。接着她又说:“即使
我们的语言不相通，但心是相通的。”这
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开场白之后，言归正传。她说：“我很
高兴，也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雪峰
的故乡——义乌。我在读小学和中学时，
地理课本上没有讲到义乌。第一次知道
中国有个义乌，是认识陈望道先生时，知
道他是义乌人，听他的讲话很难懂，所以
把义乌记住了。后来又认识了冯雪峰，而
且成了一起战斗的战友。他同样是义乌

人，但他的话却很好懂。”她感叹说，义乌
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接着，她重点论述
了冯雪峰高尚的革命品格及其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讲话的最后，她情
不自禁地寄语义乌教育界，殷切期望义
乌能培养出新一代的陈望道、冯雪峰和
吴晗。

不到50分钟的讲话，我近距离地观
察，讲台上并没有讲稿。她娓娓道来，似
乎在与你拉家常，看似随意，实则充满感
情，是用心与我们交流的。整个发言，条
理清晰，富有感染力。尽管她的讲话不时
地被听众的掌声和笑声打断，却衔接地
十分自然。当时我想，真不愧是伟大的作
家。在她的整个讲话中，让我深切感受到
她对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的忠
贞。她对自己的坎坷人生无怨无悔，这种
豁达乐观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也
许对丁玲的理解是肤浅和表面的。然而，

当时我深刻认识到：丁玲以及我们义乌
三位文人的卓越成就和坎坷人生，留给
我们的是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丁玲在
义乌的讲话震撼了我，教育了我，影响了
我。在我后来的语文教学中，以至我的整
个教育工作中，我会时时想起她对义乌
教育界寄予的厚望。身为教书育人的教
师，究竟应该教什么样的书、育什么样的
人？我们为什么反对机械的应试教育，提
倡素质教育；反对关门教育，提倡学校小
课堂必须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反对用
千人一面的模式去塑造学生，提倡尊重
学生的个性和特性？我们怎样才能够培
育出新一代的陈望道、冯雪峰、吴晗？这
是值得我们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去探讨和
思考的重大课题。

岁月悠悠，聆听丁玲先生的讲话至
今已过去整整40年。然而，先生在义乌
剧院的殷切寄语宛如昨日，始终铭刻于
心，记忆犹新。

忆丁玲寄语 ◆心香一瓣 􀲻何志达

◆随行漫记 􀲻金香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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